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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諜〉

佳作曉明女中　謝明絜

指導老師　馮珍芝「克勞斯，救救我！」一名年輕男人痛

苦地倒在地上呻吟著。他很明顯受了重傷，

鮮血正大量流出。

「哼，我們的任務應該只限於偷取資

料吧！就算看到有人差點兒被強暴，也沒有

必要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吧！結果呢？那女

孩嚇跑了，而你卻因和那些混混幹架而把自

己搞得全身是傷！」名叫克勞斯的男子生氣

地說。

「你難道……完全沒有人性嗎？」男

人有些吃力地問。

「人性？哈！」克勞斯冷笑：「安迪，

黑社會是不需要人性，也不需要愛的。」

「你錯了！」安迪的聲音逐漸轉弱：

「你總有一天會發現，每個人都需要人性，

還有愛……」最後，他閉上眼睛，停止呼吸。

＊

兩年後。

凌晨一點，紐約布魯克林區的貧民窟。

克勞斯走到一個巷子前停下，這裡是

沃倫跟他約好見面的地點。

「你來啦！」看到克勞斯，沃倫露出

微笑，接過它交給他，裝有機密文件的隨身

碟：「有新任務。下星期一晚上保護老大去

華滋賭場，跟全紐約最大的黑幫『泰坦』的

首領見面。我們打算合作。」

「知道了。」

回到家，克勞斯打開電腦，用電子郵

件報告今天的進展。

七年前，透過聯邦調查局 (FBI)的策

劃，他滲透入這個跨國武器販賣集團──派

加納。

身為 FBI探員，他的任務是了解武器

交易對象，以及走私方式和管道，以便讓組

織的一切在政府掌握中。

憑著過人的天賦和完美的犯罪手法，

令他在短短七年內升為組織內的高級幹部，

參與組織最機密的行動。如今，凡是和老大

有關的任務必有他的參與。想到這兒，克勞

斯不禁為自己的成功露出一抹微笑。

＊

陽光耀眼的下午，克勞斯正靜靜地在

咖啡館喝著花茶，觀察街道上來來往往的路

人。

露西的身影映入眼簾。

她是克勞斯的鄰居，一位天真活潑的

二十歲女孩，在花店工作。此刻，她正抱著

一大束花，左右張望，然後穿越馬路朝咖啡

店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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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鈴聲提醒店員有顧客上門了。

一個女服務生漫不經心地往門口一望，

然後愣住。

「請問布魯斯太太在嗎？」露西走到

櫃檯詢問。

「誰啊……啊！」一個中年婦女從廚

房探出頭，看到花束後露出驚喜的神情。

「這是布魯斯先生要送給妳的。祝妳

生日快樂！」露西臉上堆滿微笑，在所有顧

客與店員羨慕的眼光下，將花束交給布魯斯

太太。

「謝、謝謝！」布魯斯太太感動地說

不出半句話，小心翼翼地接過花束。

看到一片溫馨和諧的畫面，露西滿意

地轉身。正要離開，目光卻被一個對她揮手

的男人吸引。

定睛一看，是克勞斯！

也顧不得現在是上班時刻，露西直接

大剌剌地坐到克勞斯對面的位子。

「你怎麼會在這裡？」她驚訝地問道。

「等妳啊！」克勞斯調皮地回答，臉

上難掩笑意。

「你好壞！」露西嘟著嘴，故作生氣。

「好啦！其實我是來這兒見一個客戶。

不過他被我氣走了。」他隨便編了個理由。

「唉，怎麼會這樣……這樣吧！」露

西像是想到什麼似地雙手拍擊：「今天的晚

餐到我家來吃，我煮義大利麵給你安慰一

下？」

「好啊！」

「那我走囉！掰。」

望著她離去的背影，克勞斯露出一抹

微笑。

露西一直以為他是個窮困潦倒的推銷

員。

這個身份，讓他合情合理地住在破舊

公寓卻著西裝出門，天天早出晚歸。

自從兩人混熟後，露西三不五時邀請

他到她家吃晚飯。

「以前在鄉下，大家都會圍在一起吃晚

餐。可是自從離鄉背井來到紐約後，晚餐就

只有我自己一個人吃了。沒有人可以聊天、

分享，好無聊、好寂寞。」接著，她抬頭露

出水汪汪的眼睛望著克勞斯，楚楚可憐：

「你可以陪我一起吃晚餐嗎？當然並不是每

天啦！我知道你很忙……」

面對這一波眼淚攻勢，克勞斯只有答

應的份。

他有時會覺得自己像個哥哥在照顧露

西，不為任何報酬，只是單純的關愛。

一個和露西年紀相仿，身型相似的女

孩自他腦海閃過──潔西。

那個他想鎖在記憶深處，伴隨痛苦回

憶的人。

六年前，他在組織裡僅是個菜鳥。

某天晚上，他突然被告知和一夥人去

執行任務。

坐在前往目的地的車上，克勞斯才得

知那趟任務是去搶劫一台囚車，裡面是派加

納的高級幹部。而護送這台囚車的，正是

FBI。

「竟然自己人打自己人呢？」克勞斯

當時心想。

車子一到囚車附近便迅速停下，全員

下車，開火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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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來不及通知 FBI，又無法阻止派加

納，幫了 FBI，間諜身分可能又會被拆穿，

事到如今不如袖手旁觀以為上策。

於是，克勞斯找了個隱蔽的角落躲起

來，隔岸觀火，卻發現 FBI的人員中竟有

他的妹妹潔西。

自從雙親去世後，潔西便和他相依為

命，後來一起加入 FBI。

看到潔西身陷戰場，克勞斯不禁冒起

冷汗，深怕她有個不測。

「嘿，你在這兒偷閒啊？」背後忽然

響起聲音。

克勞斯轉頭一看，是個比他早一年入

組織，同是菜鳥卻愛自吹自擂的麥克。

「你自己還不是？」克勞斯一臉嫌惡

地看著他。

「呵！看我大顯身手。」

麥克走到克勞斯旁，將槍掏出來。

「做什麼？」

「老弟，你大概沒殺過人吧！讓我來

示範，這兒正好有很多活靶呢？」

麥克將手中的槍朝潔西一瞄，扣下板

機。

「碰！」

時間自那子彈射出後彷彿停滯下來。

克勞斯看見那子彈直直朝潔西射去，在

她白皙的臉龐上灼出一個致命的焦黑孔洞。

速度之快，想阻止也來不及。

潔西身子震了一下，往子彈飛來方向

一瞥，嘴唇動了動。

「賈斯汀……」他的真名，只有他倆

知道。

克勞斯腦袋一片空白，只覺得好像有

什麼東西正用力撕扯他的心。

他張著嘴，卻說不出半句話來。眼睛

直直地盯著潔西。

「還真準。老弟，就這麼簡單！」麥

克呵呵笑。

此時，克勞斯的槍口突然冒出死亡的

白煙，一顆彈型金屬閃過，而麥克則緩緩倒

下，臉上還掛著困惑的表情。

大口大口地喘氣，克勞斯試著撫平內

心的波濤洶湧。

好不容易靜下來，他正打算衝上前查

看潔西，一隻手卻從背後搭住他的肩。

「回去了！」沃倫面無表情地說道，

也不知是否看見克勞斯剛才槍殺麥克的那一

幕。

坐在車上，克勞斯望著後方，想透過

玻璃搜尋潔西的影子，卻一無所獲。

隔天，FBI的上司索瑪傳了電子郵件給

他：潔西送醫不治。

失去世界上唯一的親人，克勞斯掩面

痛哭失聲。

從今以後，他便是孤單一人了。

他恨，恨麥克、恨派加納，更恨他自

己無能，沒能及時擋下。

心，從此冰冷。

而他，也不在乎這個世界了。

不在乎殺了誰，不在乎毀了誰？

他如同行屍走肉般活在這個世界，奉

命殺人、執行任務。

然而，露西的出現，卻使他如同寒冬

般的心悄悄轉變。

她總是帶著陽光般的笑容，銀鈴般的

笑聲，永遠蹦蹦跳跳，充滿活力，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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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西。

每當望著露西，克勞斯總會不由自主

地將她的臉孔和潔西重合，彷彿潔西又活過

來似的。久而久之，他看待露西便如同看待

自己的親妹妹。

露西，大概是他自潔西死後唯一能真

心對待的人了吧！

＊

陰暗的賭場內，遊戲機和牌桌散發炫

目的光芒，誘惑賭客掏出一疊疊的籌碼。

如果再往內走，就會看到一間間豪華

的包廂，供客人聊天、交易、談判。

而現在，最靠近西側門的一間包廂，

散發幽黃的燈光。

包廂外頭，站滿身穿黑西裝、一臉嚴

肅的保鑣，防止外人闖入。

裡面，兩隊人馬隔著一張寬大的長桌

保護自己的老大。泰坦那方，是洛爾，一個

老謀深算的中年男子。另一邊，坐著一個年

近三十，因父親過世，成為派加納新頭子的

憂鬱青年，羅密歐。

克勞斯就站在羅密歐後方，觀察在場

每個人的一舉一動。

洛爾正和羅密歐討論一批槍枝的交易，

臉上堆滿溫和的笑容，看似仁愛慈祥。而他

的護衛則站在身後，個個成稍息姿勢，臉部

緊繃，目光炯炯有神，顯然受過良好訓練。

另一邊，羅密歐的手下懶散地靠在牆

邊，鬆鬆散散，慵懶地目視一切。

偽裝，克勞斯心想。這些人是訓練出

來的。看似隨意靠牆休息，其實每個人站立

的位置早已事先配置。一旦發生突發狀況，

誰該攻擊，誰該防禦，早已內定。

這就是羅密歐的風格，令人輕視、放

下戒心，卻又暗濤洶湧。

接著，克勞斯將視線飄向坐在房間一

角，身為派加納元老的娜塔莎。

她穿著黃色細肩帶洋裝，外加一件白

色小外套。手上拿的是一個廉價皮質暗灰色

小提包，鞋子則是白色皮質平底鞋，並一臉

緊張地打量大家，彷彿沒見過世面。她的臉

上沒畫半點兒妝。

不，正確來說，她把自己畫成一個二十

歲出頭的女孩。將近四十的人竟能假扮成小

自己十幾歲的角色，真不簡單。而她之所以

會扮成羅密歐的情婦，是認為男人看到情

婦，只會覺得她是一時玩玩的工具而不去警

戒，這反而成了他們弱點——輕敵。

「那麼，這次的交易就這麼定了。」

洛爾詢問羅密歐的意見。

「是的！」羅密歐慎重地點點頭：「貨

到時我會再通知你。畢竟你訂的數量挺可觀

的，需要時間籌備。」

「沒關係，這不要緊。」洛爾擺擺手。

兩人站起來握手，手下們也立刻靠近，

準備護送離開。

「老大！」忽然，門被粗暴地撞開。

來者是洛爾的手下之一。

「幹什麼慌慌張張的？」見自己人在

大家面前失態，洛爾氣得大喝。

「有一票人在門口打起來，好像是可

利斯那夥人，而且正打算攻進來。」手下戰

戰兢兢地回答。

「可利斯？」聽到這個名字，洛爾沉

下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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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前任泰坦首領交棒時，就是可利

斯和他在角逐這個位子。

幸運地，他以些微的票數奪得寶座，

可利斯似乎忿忿不平，但當下並沒說什麼。

沒想到今天竟叛變了。

「轟！」大門口傳來爆炸聲，隨之而

來的是地板劇烈震動。

「什麼，你說用手榴彈？」手下用手

貼著耳朵驚訝地大喊，他的耳裡塞著一個耳

機，顯然是駐守大門的人傳來的消息。

「洛爾先生，我想我的人馬或許能幫

上忙。」羅密歐露出微笑。

「不，絕對不行。」洛爾的反應意外

地果決：「這是我自己的家務事，怎能請外

人處理？」

「洛爾先生怎麼這樣說呢？我們是朋

友呢！」

「羅、羅密歐，」一直在一旁的娜塔

莎忽然站起，嗲聲嗲氣地走到羅密歐旁邊背

對大家：「外面感覺好可怕，你趕快帶我走

啦！」

語氣聽起來嬌嗔，眼神卻透露殺氣，

狠狠瞪著羅密歐。

娜塔莎從來不管黑道上的義氣交情，

她只在乎自己的老大能否活命。

看到前輩這麼明顯的暗示，羅密歐有

些猶豫。

「讓女性擔憂可不是什麼男子漢喔！

羅密歐先生。你們還是快走吧！」洛爾說

道，接著向他點個頭，委婉地下逐客令。

「嗯！」見對方如此堅決，羅密歐也

不方便說什麼。

用眼神示意手下跟上，他率先步出包

廂。

「老大，我們現在趕快從西側門出

去。」一離開包廂，娜塔莎立刻說。

「不，走南側門。」克勞斯平靜地回

應。

「咦，不是──」

「妳想想，可利斯那夥人若要抓洛爾，

必定認為他們會從西側門逃出，我們假使走

那條路，豈不活活被逮？」

「這……」娜塔莎咬著下嘴唇，不得

不承認。

「我在前面開路，老大就交給妳了，

其他人殿後。」無視娜塔莎的不滿，克勞斯

說。

「喂！那邊還有人。」忽然，前方的

道路出現幾個拿著手槍的彪形大漢，對著另

一端大喊，似乎打算叫人來助陣。

「砰！砰！」克勞斯掏出手槍，除掉

眼前兩個彪形大漢：「快走！」

他大聲吼道，示意後方的人跟上。

他們在狹長的走廊上奔跑，一路上又

幹掉好幾個人。

就在快到南側門時，克勞斯聽見娜塔

莎的聲音幽幽傳來：「我待會兒會帶老大從

一旁岔開，你去引他們。」

「喂！」克勞斯還來不及抗議，就感

到一陣旋風吹過，再回頭時羅密歐和娜塔莎

已不見蹤影。

這時，前面出現一面落地窗。克勞斯

想也不想就直接用子彈將玻璃打碎，蹬地縱

身一跳躍出賭場，警報器則同時響起。

警鈴聲引起可利斯手下的注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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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四面八方立刻跑來不少人進行圍堵。羅

密歐的手下則迅速尋找掩護，一場槍戰一觸

即發。

「告訴其他人待在這兒，我去找援

兵。」克勞斯低聲對一旁的手下說道，然後

迅速起身，朝賭場附近的一座小教堂跑去。

在那兒，克勞斯命沃倫部署了一百多

位弟兄。本來是以防若發生意外事件羅密歐

可以到教堂內避難並被保護，但看來現在卻

是要來幫忙這邊落難的弟兄了。

寧靜的夜晚，因被賭場的騷動而弄得

喧鬧不休。

眼看四下無人，克勞斯拔腿狂跑。

「有人跑走了！」不知從哪兒傳來高

聲的呼喊，接著立刻湧出不少人開始追逐克

勞斯。克勞斯暗叫不妙，躲進灌木叢中匍匐

前進，好不容易爬到教堂附近，悄悄溜到門

邊開一個縫進去。

耶穌的雕像高高立在最前端，一臉嚴

肅。兩旁點著白色蠟燭，昏暗中微弱的燭光

在空中緩緩搖晃，一片神聖莊嚴。

「沃倫，快點，發生狀況了。」克勞

斯朝教堂大吼。

然而，回答他的只是空曠教堂的回音。

「沃倫？」一股不安自克勞斯心中升

起。

現場完全沒打鬥痕跡。到底發生什麼

事？

「裡面有人！」外頭的人大概聽到克

勞斯剛才的叫聲，激動地大喊。

克勞斯立刻趴下，用一排排長椅當掩

護。

大門被撞開，然後是人群雜亂的腳步

聲。

「在哪裡？」一個男人緊張地詢問。

克勞斯靜靜等待，暗中觀察敵人。大

概有十個人上下。雖然人數稍多，但真要打

起來也不是問題。「砰！砰！」一個男人在

克勞斯的槍響下應聲倒地。

其他人迅速轉向槍聲方向，卻沒看見

半個人。

「砰！砰！」克勞斯又趁機殺了一個

人，然後趕緊以長椅為掩護匍匐前進。

「在那兒！」有個男人大叫。頓時槍

聲齊響，克勞斯也立刻反擊。

一個，兩個，三個。還剩五個。

然而，另外五個男人卻已倒在地上痛

苦呻吟。

「怎麼可能？」克勞斯愣了一下，卻

瞥見一個黑影自教堂外的窗口閃過。

「沃倫！」克勞斯大喊，但那人卻跑

不見了。

＊

一頭霧水的克勞斯回到住處，打了好

幾通電話給娜塔莎、羅密歐和沃倫，甚至其

他幹部，但是皆無人接聽。最後，身心俱疲

的他乾脆倒在床上昏睡過去。

「鈴鈴鈴！」

刺耳的電話聲將克勞斯從睡夢中驚醒。

他立刻跳起，看了床頭櫃的鬧鐘，下午五

點。老天，他竟從昨晚睡到現在。

迅速奔向電話接起，是娜塔莎。

「你還活著啊！」娜塔莎似乎不樂見

到這種狀況：「我打了好幾通都沒人接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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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想在死亡名單上寫你的名字呢！」她的聲

音很失望。

看來他睡得太熟了。

「老大怎麼樣？」克勞斯急急地問。

「沒事了！我帶著他招了一輛計程車

奔回總部，叫更多人去幫忙。雖然平息這場

風波，但泰坦易主的事實卻改不了，因為可

利斯那夥人已佔領泰坦總部，所有工作人員

無條件投降，洛爾身邊只有一些貼身護衛，

要挽回大局根本不可能，現在還得靠我們庇

護。」

「喔，那沃倫為什麼──」

「到時再說，再見！」娜塔莎就這麼

將電話掛斷了。

「可惡，自以為是的女人。」克勞斯

氣得摔上電話，這時才注意到答錄機的燈光

在閃爍，有人留言。

他按下按鈕，一個男人的聲音傳出。

「克勞斯，我是歐蓬，大事不妙

了……」聽到歐蓬的聲音，克勞斯身子僵

住。

歐蓬是聯邦調查局的藥物研究員，也

是他的好友。自從克勞斯當了間諜後，歐蓬

就一直避免和他聯繫以免他的身分曝露。

因此，他會打電話來一定是十萬火急

的事。

「……聯邦調查局日前抓到一名派加

納的間諜，間諜承認之前曾將潛入派加納探

員的名單交給該組織高層，因此你最好小心

些！」

恐懼感迅速竄遍克勞斯全身。

「叮咚！」輕柔的門鈴聲聽在耳裡竟

令人恐懼。

克勞斯拿著手槍，謹慎地走到門邊往

貓孔一看。

是露西。

他鬆了一口氣，將門微微打開。露西

手上抱著一包紙袋，裝著滿滿的蔬菜。

「我剛剛買了菜，今天要不要一起吃

晚餐？」

「好、好啊！」克勞斯愣了一下，緩

緩點頭。

「那我先回去囉！」露西打開自己的

門，笑笑道。

「嗯！」克勞斯微笑，也走回自己的

房間。

「喔！對了，我還會煮玉米濃湯喔！」

露西在他關門前喊道。

克勞斯點頭微笑，卻沒發現門沒完全

闔上。

走進屋子，他在電腦桌前坐下，閉眼

沉思該怎麼辦。

「不准動！」一個低沉的聲音自背後

傳出，一枝冰冷的金屬管抵在他的背脊，那

是一把槍。

克勞斯雙手高舉成投降姿勢慢慢站起

轉身。在場有六個男人，每個手上都拿著一

把槍對準他。

「呵，多虧那女孩使你開了門，好讓我

們卡住門再趁機而入。」一個男人冷笑道，

然後轉頭對其他人道：「帶走！」並拿了一

條黑布蒙住克勞斯的雙眼。

克勞斯沒有反抗，因為他不希望驚動

露西。

露西要是知道他被抓了，肯定會正氣

凜然地衝過來，最後傷痕累累地倒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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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一起被抓走。

男人們將克勞斯推上一輛車。經過一

段時間後，黑布才再度解開。克勞斯睜眼觀

察周遭環境。

這裡是組織的分部，位在郊區，看來

他是任人擺佈了。

「走！」一個男人推了他一把，一行

人走進分部最深處。

一扇門映入眼簾。

「喏，自己進去。」帶頭的男人對他

說道。

克勞斯慢吞吞地往前走，只覺得這個

距離好長。

他的後腳才剛踏進房間，男人就碰的

將門重重關上，然後是反鎖的聲音。娜塔莎

坐在椅子上，好整以暇地喝茶。整個房間就

只有她一個人。

「坐下！」她用下巴指指對桌的空椅，

待他坐下便道：「你可知你做了什麼？」

「我怎麼知道。」克勞斯冷冷地回答。

「啪。」

娜塔莎將一個牛皮紙袋摔在桌上。

「那就讓我一件件展現給你看。」她

從裡面掏出一張照片，那是克勞斯和一位穿

軍服男人的合照。

「這是國防部長，你怎麼會和他合

照？」娜塔莎大聲質問，見克勞斯不說話，

又抽出一張。

這次是和聯邦調查局局長握手。

「我承認我以前是 FBI的探員，後來因

受不了上級的壓迫才逃出加入派加納的。」

克勞斯脫口。

「是嗎？」娜塔莎冷笑，拿出一疊厚

厚的紙，上面記載密密麻麻的文字：「三月

二十一日，你在寄給『前任』上司的郵件上

寫：派加納建立新基地，位於拉斯維加斯；

三月二十二日又寫：派加納將於下星期一在

華滋賭場和泰坦首領見面。這些都是組織近

期活動，你要怎麼交代自己不是間諜？」娜

塔莎一臉得意。

「冤枉。」克勞斯平靜地說：「有些

資料是可以造假的。」

「冤枉？你別再裝下去了。」娜塔莎罵

道：「打從我們的間諜傳來侵入組織的探員

名單，我們就一直監視你。當然，紙是包不

住火的。你的種種行為已告訴我們，你根本

就是間諜。要不是羅密歐念及你替組織付出

這麼多，甚至在幾次任務中救了他一命，希

望以『死於任務』的方式讓你光榮地死去，

你以為我們還會讓你繼續活著？我真的受不

了了！我想，就算我先斬後奏，羅密歐也不

敢說什麼。畢竟背叛者只有死路一條，這是

很久以來就訂下的規矩。」

這時手機鈴聲響起，娜塔莎不情願地

接聽，卻笑顏逐開。

「監視你的人在外面等待呢！進來！」

她朝門口大喊。

沃倫打開門，對克勞斯點頭微笑。然

而，令克勞斯更吃驚的是，露西接著走來。

她身上的衣服還是剛才去買菜的那套。

「怎麼樣？」見到克勞斯臉色蒼白，

娜塔莎得意地詢問。

「這……怎麼會？」克勞斯驚訝地說

不出半句話。

他一直以為和露西的相遇是單純的邂

逅，沒想到竟是刻意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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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娜塔莎的命令下，露西說出她如何

潛入他家，竊取間諜證據的過程。

門突然被撞開。

「克勞斯！」一名 FBI探員手上拿著

一把烏茲槍出現。

克勞斯見狀，立刻跳起跑到他旁邊，

然後被其他探員拉出去。

「嗨，克勞斯，幹得好。」索瑪拍拍

他的肩。

「發生什麼事了？」克勞斯一頭霧水。

「自從我們得知名單外傳後，趕緊通知

所有潛入派加納的探員終止任務並撤出，不

過我們卻留了一個餌以抓住派加納的人，那

個人就是你。我們派人整天在你的住家埋伏

等待，看到你被人抓後立即跟蹤。」索瑪頓

了頓又道：「不過為了避免你知道名單曝光

而行為怪異，引起懷疑，我們並沒通知你。」

克勞斯忽然很想給歐蓬一個擁抱。真

是患難見真情。

「那現在要怎麼處理那些人？」

「抓起來拷問吧！」索瑪聳聳肩，一

臉不在乎。

「不過，發生這種事派加納總部遲早

會知道。」

「不會再有派加納了。」索瑪陰險地

笑道：「新任泰坦首領可利斯和我們做了交

易，協助我們攻破派加納總部，畢竟它袒護

前任首領洛爾。交換條件則是要聯邦調查局

做靠山，一旦發生檯面上的事情由我們出面

協調鎮壓。」

探員押著娜塔莎、沃倫和露西出來。

娜塔莎抬頭挺胸，彷彿天塌下來有她

撐。她可能以為大不了叫人保出，卻不知自

己的靠山已被消滅了。

沃倫面無表情，似乎明白惡有惡報的

道理。

露西的頭垂得低低的，根本不敢看克

勞斯。

「任務結束了，你回家收拾東西離開這

兒吧！上級會把錢匯進你的戶頭。」語畢，

索瑪轉身離開。

回到家，經過露西的房間時，克勞斯突

然起了好奇心。印象中，露西並沒有記錄與

自己有關的事情。如果現在進去仔細搜索，

說不定會發現一些有關自己的蛛絲馬跡。

走到門前，他迅速撞過去。

「碰！」

門應聲打開。

露西的客廳就如他之前來訪的一樣，

窗明几淨、簡單整齊。

廚房裡，還放著她之前抱回來的紙袋

以及裡頭鼓鼓的蔬菜。

瓦斯爐上的鍋子內裝著煮好冷掉的玉

米濃湯。也就是說，她是忽然被通知過去的

嗎？舀一匙玉米濃湯放在嘴裡品嘗，甜甜的

湯喝在嘴裡竟有一絲苦澀。

克勞斯發現自己在流淚。

他用手抹去淚水，卻湧出更多淚。

「可惡！」他走出廚房，憤怒地重搥

牆壁。

一本筆記本不經意地自書架掉落。

那是露西的日記。他的目光停留在攤

開日記上的日期，三月二十九。那一天，羅

密歐、娜塔莎和他去華滋賭場。

日記上寫著：

「今天是克勞斯陪老大去華滋賭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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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大家都認為這一趟可能會發生火拼事

件，所以打算趁亂殺掉克勞斯，創造老大所

謂『光榮地死去』。克勞斯曾請沃倫部署

一百多人在教堂待命，但沃倫認為沒必要聽

一個行將就木的人的指令，因此在西側門帶

領部下等候接應。我擔心克勞斯會在戰鬥中

跑到教堂求援，所以便暗中等待，打算一有

狀況就幫助他，雖然比不上沃倫的一百多

人，但總比沒有好吧！真高興能救克勞斯一

命。

娜塔莎叫我要小心克勞斯，畢竟他是

我監視的對象，但我就是無法不喜歡他。自

我有記憶以來，就是不斷地接受組織的訓

練。大家對我好，是因我表現佳，沒有人是

真心的。但是克勞斯不會。每當我有困難，

他會主動幫助我，不求回報。我好希望他是

我親哥哥喔，就算只是維持單純的鄰居關係

也好，但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

希望被他發現我是監視者的那一天永

遠不要來。」

克勞斯的心情忽然靜下來。

他無法生氣。

靜靜地，他將日記抱在胸前，走出露

西的房間。

＊

深夜，一抹人影敏捷地溜進 FBI的暫

時看守所。

克勞斯找到了露西所在的牢房，用事

先偷到的鑰匙打開。

露西正躺在床上熟睡，一臉天真無邪，

彷彿純潔的天使下凡。

「可惡，我到底在做什麼？」想到自己

接下來要做的蠢事，克勞斯不禁暗自咒罵。

然而，他還是走上前去搖醒露西。

「快跟我走！」他在睡眼惺忪的露西

身邊輕聲道。

他們兩人坐上車，開往機場。

「我已經幫妳買好機票，也做了假護

照，妳趕快逃到別的地方去吧！」克勞斯說

道。

「為、為什麼要救我？我那麼……可

惡。」露西一臉疑惑。

「因為妳是無辜的。」克勞斯對她露

出微笑。

他知道露西別無選擇。她只能照派加納

的要求聽命行事，但是，她其實是善良的。

忽然，他想起好久以前安迪對他說的

話：「你總有一天會發現，每個人都需要人

性，還有愛……」

是啊，如果沒有人性、沒有愛去幫助

別人，很多人都會白白受害，就像露西，就

像那個差點被強暴的女孩。

他終於了解安迪所說的了。

「你可以停下來一下嗎？」露西忽然

問道。

「怎麼了？」克勞斯將車停在路旁，

轉頭詢問。

「砰！」

露西手中多了一把手槍，直射向克勞

斯。

「妳！」克勞斯痛苦地叫了一聲，既

憤怒又困惑。

「你想不到事情會變成這樣吧！」露

西冷笑道：「還記得安迪吧！他是我的哥哥。

你對他見死不救，就休怪我這樣對你！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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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救你只不過是想親手殺死你罷了！日記也

只是個幌子。」

「要是我沒救妳出來，妳也沒這個機

會殺我。」克勞斯咬牙切齒地說。

「你錯了！」露西露出微笑：「會有

人來的，因為我根本不是派加納的人。」

「什麼？」

「我是可利斯派去派加納的間諜。」

她頓了頓又道：「因此，就算你今天沒來救

我，可利斯也會派人來帶我走。」

忽然，她的身子一陣。

隨著露西的倒下，歐蓬出現在她身後。

他站在車外，手上拿著裝了滅音器的

槍。

「歐蓬！」克勞斯喊道。

「可別以為我是來幫你報仇的。」歐

蓬微笑：「這女孩自以為當上間諜就很了不

起，態度非常驕傲，惹得可利斯的高級幹部

不滿，要我在她執行完任務後除掉。」

「你是可利斯混入 FBI的間諜？」

「不錯！」

「這……」克勞斯覺得一切來的太快。

間諜、間諜、間諜，大家都是間諜！

沒有一個人是純真的，沒有人。

他感覺到傷口正在惡化，疼痛開始蔓

延。

「歐蓬，救救我！」他痛苦呻吟著。

「哼，誰叫你亂救人。就算覺得有人

是無辜的，也沒有必要正氣凜然、拔刀相助

吧。結果呢？這女孩死了，而你也受傷了。」

歐蓬冷冷地說道。

「你難道……完全沒有人性嗎？」克

勞斯有些吃力地問。

「人性？哈！」毆蓬大笑：「克勞斯，

黑社會是不需要人性，也不需要愛的。」

「你錯了！」克勞斯的聲音逐漸轉弱：

「你總有一天會發現，每個人都需要人性，

還有愛……」最後，他閉上眼睛，停止呼吸。

曾經，也有一個人這麼跟他說。

甘耀明
 ╱ 評語

這篇小說的劇情精采絕倫，絕無冷場，諜對諜，諜中諜，作者寫法深受好萊塢電影響。這部小說的結構與
劇情沒得挑剔，應該寫成長篇小說。但是，以短篇小說來看，劇情轉太快，如果多著墨於克勞斯與露西的
情感幽微，會更特別。


